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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戏剧宗教因素解析 

□廖  敏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本文从宗教意识对中西戏剧家的创作主体情感的深入渗透入手，剖析剧作家在宗教

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主体性创作情感，揭示这种宗教主体性视角对戏剧

的情节模式和审美机制的强大规约，证明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西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并

内化为戏剧独特的类型化特征和隽永的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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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戏剧的发生都与宗教有着深刻的渊源；中

西都存在盛极一时的宗教戏剧；中西戏剧都沉淀各

自的宗教母题。这不仅说明宗教与艺术与文学之间

的契合，更证明人类文明的共性。《诗学》开篇断言：

古希腊戏剧源于酒神祭祀，而对中国民间宗教的仪

式性戏剧的研究表明了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关系。戏

剧的魅力正在于用艺术的手段将超现实的、精神的

世界立体地展现在舞台上。戏剧魅力同时存在于文

学构成与舞台呈现中，戏剧能够让人深切地再体验

人的生存，在娱乐自己的同时，加深对自身的认识，

让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不同宗教根植于各自土壤，

本身带有深刻传统思想意识烙印，符合中西传统文

化各自的审美特点，与文学内核契合。而宗教玄想

又表现出浓厚的艺术性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

有与艺术相通和相容的特征，这是它对于戏剧产生

重大作用的深刻原因。 

一、宗教与中西戏剧创作情感 

浸润时代特点的宗教精神内化为创作主体浓郁

的宗教情愫，对剧作家的艺术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并直接形成其独特的创作情感。传统戏剧理论

认为中国戏曲重抒情，而西方戏剧重写实，但中西

戏剧创作主体的宗教意识一样的强烈而浓厚。剧作

家对具体题材的偏好带有一定的选择性，而这种选

择性其实暗含着必然性，带着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

家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审美理想等明显的烙印。

宗教世界作为现实虚幻的反映，成为文人理想生活

的家园，彰显出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对人生

的思索，寄托着对宗教理想世界幸福的憧憬，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构成独立的美学品格与完美的美学

理想。宗教意识深入到剧作家的伦理道德、审美情

趣、价值判断之中，形成他们思想观念的有机组成

成分，丰富了他们的艺术创作情感。 

布轮退尔的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被认

为是“戏剧定律”，他此处的戏剧冲突包含“人的意

志与神秘力量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后来美国

戏剧理论家劳逊则进一步将这种意志冲突扩展到

“社会性冲突”。莎士比亚剧中大段的人物内心独

白，交织着矛盾与痛苦、挣扎与抗争，借剧中典型

人物的心理活动，剧作家将自己对生存与灭亡的深

度思索形象搬上舞台。而其中鬼魂的独特存在更是

无限延展剧作家的表现时空。剧作家往往把丰富的

创作情感倾注在剧中人物的性格之中，而此时的宗

教意蕴构成巨大的叙事背景框架。在《麦克白》一

剧中，莎士比亚用人物的内心斗争来表现麦克白的

堕落过程。特别是在他杀人之时内心掀起的轩然大

波：麦克白行凶时传来阵阵敲门声，一声接一声，

每一声都像重锤般打到麦克白的心灵深处。入木三

分地刻画了杀人犯胆战心惊、魂飞魄散的内心世界。

同时，敲门声又因宗教意蕴而具有象征和暗示意义，

犹如晴天霹雳，巨大的敲门声敲开了地狱之门，预

示着恶魔的末日终于到来。以此来看，我们就不能

狭隘地认为元杂剧大家马致远的剧作没有戏剧冲

突，而其剧中自然倾泻的内心世界正是他一生生活

经历与当时社会之间强烈的冲突，戏剧正好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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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展现舞台。马致远对元代盛行的全真教十分

的体认与推崇，他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大胆

解剖人性的欲念、灵魂的躁动与压抑，让观众感受

剧中人最真实的自我和剧作家自身心灵的颤动。

“行动和激烈的感情活动本身并不具有戏剧性。戏

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种激情本身，而是表现一

种导致行动的激情；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个

事件本身，而是表现事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1] 

佛教的“空”和诸行无常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天

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及道教超然物外、逍遥自在

的情怀相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艺情景交融、物

我两忘的审美旨趣和世事无常的认识感叹。儒家精

神虽不是宗教，但却与佛教道教一起在中国实际起

到了如宗教信仰在西方国家中一样的作用，并表现

出强烈的世俗性。中国文人剧作家从来没有真正地

超然，他们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现世，以独特的视角

关照着自己的理想人生，形成剧作家独特的创作情

感。著名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全

剧主旨并非宣扬鬼神迷信和宗教思想，而其备受称

道的正是与“忍”的学说，戒绝酒色财气、人我是

非的出家思想相冲突抗争精神，关汉卿也被当成斗

士楷模。但不可否认，全局情节都是以天人感应、

灵魂不灭、阴阳交通的神学为基础，其“神性品格”

相当鲜明，其中蕴涵的宗教精神也是毋庸置疑的。

剧作家借宗教的外衣，表达自己对天命的反思与追

问。剧作中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作者鲜明个性之

间的交织。剧作家作为审美创造的主体与所要描写

的客体对象之间形成双向互动的交流与渗透，将心

灵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入客体之中，使客体逐渐主体

化，成为戏剧作品独特的美学品格。因此，离开剧

作家创作时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当时的审美思潮就难

以准确把握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 

剧作家在创作时所体现出的强烈的主体性正是

戏剧的灵魂所在，剧作家将自己的审美意识、审美

趣味、价值观念、情感态度或隐或显地注入戏剧作

品之中，创造出超现实的精神世界。这种超越性从

构思到实现都与剧作家的宗教意识密不可分。剧作

家的情感和价值尺度是多维度的，但宗教观念以其

哲学思索而具有深度，又以其玄想与戏剧艺术性的

契合而得以形象展现，因此剧作家的宗教精神对戏

剧的塑造最为直接。在宗教意识构成的虚幻世界中，

剧作家透过独特的审美视角关照现实人生，深度剖

析人的生存及其价值，并将审视的目光重新投向现

实世界，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

海伦·加德纳将莎士比亚悲剧称为“基督教悲剧”，

因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

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

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

相联系的……”。[2] 

二、宗教与中西戏剧情节模式 

艺术与宗教同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不同层次，而

宗教以其非理性的玄想极大地刺激了戏剧艺术的浪

漫主义激情，又以其对生命对终极价值的哲学思考

将戏剧主题精神引向深入，在艺术化的舞台扮演中

得到升华与净化。宗教与文学具有内在同一的社会

依据和共同的审美心理基础，这是二者能够彼此影

响和渗透的主要原因，“宗教观念和神性眼光为悲

剧诗人提供了价值关怀和想像灵感。”[2]宗教更多的

时候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将宗教智慧融入自

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形成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戏剧情

节模式。 

三教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强大的济度

精神，规约着古典戏曲的情节结构模式。仙佛真人、

古圣先贤时刻关注现世，以济世度人为己任。道教

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化生万物而又“好生善养”

的特性决定其对万物天然的救度性。佛教宣扬“即

心即佛”众生皆有佛性说，认为人人皆可以成佛。

儒家也有着强烈的济世思想，即以仁爱之心，济苦

救难，才能功行圆满。因此，度脱剧成为元明戏剧

中最为常见的戏剧类型，往往以仙佛圣人出场交代

事由引起故事的开端，然后下界度化凡人，其间经

历种种磨难与曲折构成丰富的故事情节，但最终都

免不了同登仙界的欢喜大团圆结局。 

叔本华把悲剧中的苦难理解为基督教中的原

罪，它表现出“人生可怕的方面”，“所揭示的不是

英雄人物赎还他个人的罪过，而是原罪，也就是生

存本身的罪过。”[4]作为神的替罪羊，这一现象在原

始氏族和部落里面大量存在，而且在西方的悲剧作

品里也存在着这一替罪救赎的模式，尤其是在基督

教文化中也有以羊作为献祭、救赎的仪式，更强化

了这一原型在悲剧创作里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俄

狄浦斯王》、《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它们都承

续、演化或改造了这一基本模式。西方文学悲剧中

的悲剧人物大都具有这种因替罪而救赎的意义，主

要通过悲剧主人公的毁灭、死亡或忍受灾难表现出

来。苦难与罪恶意识就进入到悲剧人物的内在灵魂，

转换成了救赎与替罪的功能意义。《圣经》上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基督教信仰中，人

的弃恶从善只能靠神的拯救，而基督耶稣本人“道

成肉身”拯救生而有罪的人类的牺牲正是这一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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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信仰渊源。 

三、宗教与中西戏剧审美机制 

“不要创造森林的幻觉，而应创置于森林中人

的幻觉”，法国阿庇亚致力于设计出使“观众看待剧

中主角的周围世界，应像主角自己看待它一样”，这

与王国维的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

我之色彩”的审美观点不谋而合。“对于剧作家来

说，所谓戏剧观，就是剧作家对戏剧本质特性的美

学把握；他个人的戏剧思维方式；他从审美主体心

里出发，从生活中提取与构思戏剧冲突的审美指向

和剧作戏剧性的审美特性。”[4]正如日本学者铃木大

拙所言：“有时，宗教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美学

由艺术走向宗教。有时，艺术借助宗教形式走向美

学。”[5]这也是宗教宣传普遍广泛地运用文艺形式而

文艺大量纳入宗教内容的根本原因。 

“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直接相联系的。”

中国宗教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具有强烈的世俗

性，强调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统

一，崇尚和谐中庸之美。而西方基督教从基督耶稣

“道成肉身”拯救人类的自我牺牲开始，英雄人物

的悲壮牺牲成为长盛不衰的美学主题，也成为西方

戏剧执着追求的“壮美”审美情趣。西方悲剧的审

美效果是要通过引起“怜悯”、“恐惧”来达到“陶

冶”的目的，而基督教也是要通过引起人的敬畏以

洗涤罪恶和欲望达到教化的目的。即使是在高度世

俗化的现代，人神关系遭到质疑，作为精神观念的

神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善恶观通过道德价值所

表现的是人生理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通过具体宗

教体现出来并深深打下民族的烙印。中国天人合一

的文化渊源预示着人性中天然的善的向度，具体为

儒家的“人人可为尧舜”，道教的“人人皆可成仙”，

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说”。而基督教信仰中，原罪

被认为是广泛存在于人类之中的道德缺失。原罪说

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神本身就是以救世主的形象

出现的。人类始祖就违背了神，人充满罪恶，人生

充满苦难与矛盾。中西戏剧的审美机制从各自的结

局模式中集中体现出来。 

从中国戏剧传统来说，苦乐相生、悲喜交错、

顺逆相伴正是人之常情，物之常态。是戏剧追求的

自然之美。如前所述此类戏剧的程式化情节结构本

身早已预设了大团圆的结局。结局本身是剧情的有

机构成部分，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仙佛的最终

胜利本在预料之中，凡人最终超凡入圣也是合情合

理。大团圆结局诠释了“人人成仙，个个得道”和

“众生皆有佛性”的理想主义与乐观精神。无论出

身如何，也无论曾经怎样地执迷不悟，都可以修成

正果，仙佛的大门始终对每一个人敞开。道教将道

作为其根本信仰：道是世间万事万物的主宰和根本，

道化生了万物，万物复归于道，周而复始、周行不

殆。佛教讲六道轮回，九九归真。仙佛通过凡间历

程圆满演绎了这一轮回与回归的主题。而具体到戏

剧中，“哪里来，哪里去”，即是“返本归真”，大团

圆成了必然的选择与结局。 

基督教信仰让人相信人生贯穿着“灵”与“肉”

的争战，因为“灵”本身就作为“肉”的否定而存

在，人作为神的否定而存在，正是在这种否定之中

人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对于处于罪恶中的人来说，

肉体往往给人以恶的引诱，而人为了灵魂得救就必

须以肉体的牺牲作为代价。耶稣（圣经·新约）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

魂”），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

救了生命。”尼采认为：荷马式的人物的真正悲剧在

于生存分离，尤其是过早分离。因此，关于这些人

物，现在人们可以逆西勒诺斯的智慧而断言：对于

他们，最坏的是立即要死，其次是迟早要死”。[6]“悲

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

仿”从亚里士多德这一经典悲剧定义起，西方戏剧

以体现强烈冲突的动作性为美，最强烈的视觉冲击

来自英雄悲壮的牺牲。而这与基督教上帝“道成肉

身”拯救人类的信仰一脉相承。人间的悲剧归结为

宿命的力量和神的旨意。俄狄浦斯王、奥赛罗、哈

姆雷特都逃不过悲剧的命运安排。这一经典论述对

西方戏剧理论乃至整个西方美学体系都具有“根”

的意义，影响深远。所以西方戏剧崇尚悲剧的力量，

而且要一悲到底，以英雄人物的牺牲而告终。 

戏剧中艺术创作的宗教意义依据具体情况有很

大差异，中西都存在盛极一时的宗教剧，洋溢着浓

郁的宗教色彩，对中西戏剧及思想史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虽然绝大多数作家并非宗教信徒，但宗教情

怀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无所不在，宗教倾向根

植于每个人的本能需要与情感渴求中。宗教成为他

们关照尘世的独特视角，深切的宗教情愫让剧作家

从宗教精神中找到理解苦难人生的智慧。因此，应

从整体上厘清宗教对戏剧文学艺术性的塑造，阐明

宗教对中西戏剧各自的体系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应

从宗教文化的视角彰显中西戏剧作为人类精神文化

现象精神内核的契合，以加深中西的了解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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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deep influence of religious awarenes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playwr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e emotions such as the aesthetic inclin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value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this paper discloses the defining function of this subjective religious 

perspective on the pattern of the plot and the aesthetic model of drama. It is proved that religious elements, to a 

great degree, not only shape the artistic form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but also integrate into the unique 

stereotyped characteristics and long-lasting aesthet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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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rend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ur country is expanding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inequalable public services. To realize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n effective way of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ways are 

as follows: reforming the urban and rural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verage of 

the public finance system in rural areas;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health care, pension and other public service 

systems; reforming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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